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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追寻革命先辈足

迹。中国军网推出“百岁红军的嘱托”系列

报道，以全新视角再现历史。

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均在百岁左右，

年龄较大的有 107岁，年龄小的也有 95

岁。他们对广大官兵的殷殷期盼和谆

谆嘱托，赋予年轻一代沉甸甸的使命与

责任。

这些百岁老红军曾经一次次历尽艰难

险阻，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作为世纪风

云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的事迹里深藏着

一支军队的传奇历史，见证着一个国家的

强大复兴。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

不灭。当年那颗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们

的岁月，也照耀着我们的未来。今天国

家繁荣富强，正是无数英雄前辈赐予我

们这一代人的一份厚礼。我们当牢记英

雄嘱托，接过红色火炬，将青春韶华奉献

给伟大祖国。

这只弯曲的右手再一次敬起了庄
严的军礼。

老红军杜宏鉴的手在与记者打招
呼时，就像一枝枯干指向天空，好像
劲风一吹就会断裂，却又顽强地挺立
着。

杜宏鉴刚刚度过了 105 岁生日。
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他
还只是个孩童。但 10年之后，他干了
一件可以称为命运转折点的事——参
加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参加了红
军。

和杜宏鉴一样，许许多多人在那
时加入了这支被称为红军的队伍。从
那时起，红军就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
称呼，成为他们这一世永远闪光的印
记。

在时光的冲刷下，他们的身躯日
渐佝偻，他们的记忆成为点点碎片，
但他们执着而坚定的眼神，浓缩着中
华民族的坚强。

伤疤·勋章

“活下来就是幸运的”

这只手，在 80多年前的一场战斗
中落下了残疾——

1935 年 7 月，年轻的杜宏鉴跟随
部队与湖南军阀激战。
“团长、连长都牺牲了，我是指导

员，得带着战士冲上去……”就像战
争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杜宏鉴右手持
枪高举过头顶，一招手带着连队冲向

敌人阵地。这时，一颗子弹打入了他
的右手腕，弹头深深插入手骨与神经
之间。

这一仗打得惨烈！直到多年后，
当地百姓还经常挖出成堆的白骨。后
来，人们把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改名
为“白骨湾”。

杜宏鉴在战斗中活了下来，跟
随 大 部 队 继 续 长 征 。 由 于 缺 医 少
药，那颗陷入右手的弹头，直到抵
达陕北时才被取出，他从此留下残
疾。

杜宏鉴说，“活下来就是幸运
的。”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幸运不是人
人都有。在和平年代，也不是人人都
能像杜老一样，坚强地翻越了人生中
一座又一座山丘。

记者轻轻握住杜老弯曲的右手。
这双手，曾抬起过受伤的战友，掩埋
过牺牲的同伴，拿起过战斗的钢枪，
也拎起过老伴的菜篮……这双手，曾
年轻、丰满、有力，如今干枯瘦削。
“活下来就是幸运的。”老红军王

承登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和杜宏鉴一样
的话。

屋外大雨滂沱。望着眼前这位百
岁老人，记者不禁在想，他的一生中
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

没等提问，王承登便指着自己的
左眼说：“这里，差点要了命哦！”

1936 年 5 月，敌人向瓦窑堡大举
进攻。在红军学校学习的王承登奉命
带领小分队前去阻击敌人。就在王承
登猫着腰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冲着
他呼啸而来。

子弹直直打入他的左眼下方。鲜
血还未染红脸颊，子弹便从他的右耳
穿出。

血泊之中，王承登无数次昏过去
又醒过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
右耳再也听不到声音……

屋外的雨越下越大。讲完，王承
登陷入了沉默。

王承登的记忆里，留着自己一次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还留着许
许多多牺牲战友的面孔。
“很多人被冻成了‘石头’……”

他忘不了翻越夹金山时的情形。行走
在茫茫雪山，脚下都是冰碴子。很多
战士脚板开裂，全是一道道的血口
子。皑皑白雪上，留下了一个个鲜红
的脚印……

正是这一串串血迹斑斑的脚印，
蹚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走出了一个
崭新的中国！

歌声·青春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

阳光洒在一幢小楼上，小楼里传
来阵阵歌声：“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
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
泥毡扎营盘……”

歌声有些沙哑，却底气十足。如
果不是亲耳听到，让人难以相信，这
歌声来自一位107岁的老人。

此刻，坐在记者面前的老红军秦
华礼，手随着歌声扬起，轻轻一划，
落下时，刚好唱完。

记者感慨道：“歌词记得好清楚
啊 ！” 秦 华 礼 的 女 儿 秦 志 红 笑 着
说：“怎么会忘？这都是他的亲身
经历！”

出乎记者意料，讲完翻越雪山的
经历，秦华礼轻声说：“雪山上的景
色是真美，夜晚漫天的星星也很漂
亮……”

记者听过许多关于红军过雪山草
地的故事，可很少有人像秦华礼一
样赞美那时的景色。他一定是个浪
漫的人、乐观的人。面对恶劣的自
然环境，面对战友的生离死别，那
挂在天际的一颗颗耀眼星斗，究竟
给了他怎样的安慰？

歌声洒满了艰辛的长征路，也深
深刻进了秦华礼的心中。

99岁的老红军田瑛，也总是把军

歌挂在嘴边。一曲《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直到现在仍可以完完整整、一字
不落地唱下来。
“每次唱，就要唱几首、唱几遍。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田瑛的儿
子乐呵呵地望着母亲。

田瑛越唱越兴奋，眼神无比坚
定。岁月带走了她青春的容颜，却抹
不去那个深深印刻在她脑海里的番
号：“我是359旅的！”
“打仗的时候那么年轻，害不害怕

呀？”记者在她耳边问。
“不害怕，根本顾不上害怕。来了

敌人……就打他们！”田瑛说着，手比
画了起来。

她念叨最多的是“年轻时，扯下
被面儿系在腰上，就能扭一段大秧
歌。”那时的她活泼开朗，招人喜欢。
不然，王震将军怎么会亲自做媒，把
她介绍给自己的下属呢？

军装·本色

“这身衣裳，我喜欢

着哩”

只要一穿上红军的衣裳，曾广昌
就像是换了个人——眼里有光，嘴角
上扬，用苍老的手摸摸鲜红的领章，
再抻抻袖口。

也是在这个时候，105岁的他，会
露出孩童一般的笑容，“这身衣裳，我
喜欢着哩！”

17岁那年，曾广昌瞒着家人偷偷
当了红军。“这个机灵的小鬼”被选送
到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长征开始
时，曾广昌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四
团卫生队，担任卫生队长。
“敌人派飞机轰炸，十几个团发动

总攻。我们打了一天，终于守住了阵
地，但伤亡严重。我带着卫生员给大
家包扎上药，整个晚上都没合眼。有
一个头部、胸腹部都被炸伤的伤员是
我的老乡，我一边抢救一边喊着他的
名字，可他还是牺牲了……”

湘江战役的故事，平时老人家也
会经常讲起。最后挂在他嘴边的，总
是一句：“太惨烈了……”

曾广昌的描述只寥寥数十个字，
可那背后却包含着血与火的洗礼，包
含着奋不顾身的勇气，也包含着对战
友深沉的怀念。

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军医王
晟 ， 时 常 会 在 曾 广 昌 讲 完 故 事 之
后，陷入沉思。他总是在想，如果
上了战场，是否也能像年轻的曾广
昌一样无所畏惧。他每次都会给自
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军人，向往战
场。若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也一定
可以。”

曾广昌告诉王晟，走出草地后，
因为右腿溃烂引发高烧，组织安排他
到一户百姓家中养病。高烧刚退，曾
广昌就急着要走。那户百姓一再挽
留，甚至提出让曾广昌做女婿。曾广
昌谢过了人家的好意，去追赶大部
队。一路上，他给人放过羊、做过短
工，甚至还讨过饭。吃尽苦头的他，
终于遇上了一支寻找失散红军的小分
队。

那身军装的衣褶里，深藏着那时
的苦与累，凝结着那时的伤与痛。抚
摸军装，便是与年轻时的自己又一次
对话。

在曾广昌的病床边上，放着最近
一周的报纸。曾广昌说自己现在已经
看不清了，可他还是会努力地阅读黑
色加粗的标题。报纸上都是曾广昌最
关心的国家大事。

凝望着眼前这位百岁老人，记
者不禁感慨：即使只能坐着轮椅出
行，即使只能靠放大镜才能看清，
即使说几句话就要缓口气，可那股
子藏在身体里的气魄，那流淌在血
液 里 的 精 神 ， 永 远 不 会 屈 服 于 时
光。相反，因为时光的打磨，他们
愈发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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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们都在做着选择。这些大
大小小无数次的选择，组成了我们或辉
煌或平凡的人生。

1933年 6月，刚满 12岁的索心忠做
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参加红
军。索心忠说，当时红军嫌他太小，不肯
收，后来看他机灵，又勤快肯干事，就把
他留下了。

长征的时候，皮带、树皮大家都吃
过。可是不管粮食如何紧缺，只要有一
点能够下肚的，他都是被优先照顾的对
象。“那个时候，大家很单纯，哪怕自己不
吃，也会把粮食让出来。”索心忠说，如果
没有那些战友无私的关爱，他活不下来。

杨克同样在 12 岁时加入红军。不
过此前一年，他就已经是村里儿童团的

团长了。
这个小战士不简单——敌人进攻瓦

窑堡，上级决定紧急转移。杨克带领24人
的担架队，走羊肠小道，穿高山密林，饿了
就吃野果子，渴了就喝点泉水。经过5天5
夜的艰苦跋涉，终于把12名伤员安全地送
到了当时的吴起镇。

已经 99 岁的老红军薛中天常说自
己是幸运的，因为能遇到一个指引正确
方向的人。

家中一贫如洗，时年 9岁的薛中天
辍学后到银匠店当徒工。“每天最多只能
睡两小时，老板稍不如意就用鞋底打、鞭
子抽，旧伤未好，新伤又添。”

给黑暗中的薛中天点亮微光的，是
隔壁裁缝店的师傅。“受了欺负他会安慰

我，告诉我摆脱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要革
命。”那时候的薛中天并不明白什么是革
命。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师傅是在刑场
上，师傅一直在高呼“共产党万岁！”那种
凛然正气深深地震撼了他，“共产党”三
个字也深深印在了他心里。

后来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了。1935
年，薛中天参加红军；1936年，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戎马一生，薛中天始终庆幸
自己当初做的那个选择，也感谢那个指
引他的师傅。

跟他们做出同样的选择的人还有很
多，比如，12 岁的姜福义、13 岁的阮长
桂、15岁的王玉清……以及那些牺牲在
征途中的红军战士。他们选择了红军，
选择了信仰，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一次选择 一生信仰
■中国军网记者 杨 帆

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红星功勋
荣誉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枚军
功章像等待检阅一样安静地挂在军装
上。它们默默讲述着一段可歌可泣的传
奇故事，也寄托着老红军对战友的深深
怀念。

101 岁的顾昌华在病床上久久未
语，眼眶逐渐湿润了，他的思绪似乎回到
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顾昌华说，他
最想念的是把他护在身后的老班长。

长征时期，顾昌华三过草地。只有16
岁的顾昌华总是被班长拽到身后，不让他
在前面开路。老班长时常和他说，要活着
走出草地，要看到红军胜利的那天。

有一天，顾昌华看见在前面开道的老
班长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栽进了混浊的泥
潭里，瞬间黑水泛上来，人就被吞没了。
尽管仅隔几米远，顾昌华拼命地跑过去想

要拽住老班长，却什么也没拽住……
他带着老班长的愿望，一路走到现

在。那一枚枚挂在胸前的军功章，是他
对老班长最好的告慰。

100岁的杨焕炳两次翻越雪山。说
起长征时期的事，他摆了摆手，哽咽着
说：“牺牲的人太多了……活着已是最大
的幸福。”

99 岁的苏征南参加过数十场战
役、战斗，却从不说自己是英雄。他
说：“不是谁都能当英雄的，那些牺牲
在战场上的战友才是英雄，我的荣誉
也是他们的。”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的命是捡来

的。”1938年，老红军王志文所在的组织
遭到叛徒出卖，身边很多战友都牺牲
了。“我是因为出去送信躲过一劫，不然
也被抓了。”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很小，

头也低下去了。
“这是建军 30周年时，毛主席、周总

理与海军受阅部队军官的合影，当时毛
主席和前排人员握手时，特别有劲儿。
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人民
海军！’”98岁的老红军孙世友谈及珍藏
的一幅合影照，一脸的自豪。
“正是有了您这样的英雄，才有了我

们现在美好的生活。”听到记者的话，孙
世友摇摇头说：“我们称不上英雄，只能
说尽了一点点责任，这是中国人都应该
有的责任。”

笔挺的旧军装没有一丝褶皱，闪亮
的军功章没有一丝暗淡。岁月给年近百
岁的老人带来了皱纹和老年斑，但在他
们依旧挺拔有力的军礼中，记者仿佛听
到他们心底的诺言：战友们请放心，我会
用毕生精力守护这份属于我们的荣誉。

守护荣誉 告慰战友
■中国军网记者 孙智英

在一间不算宽敞的房间里，旧沙发、
老木桌、褪色的锦旗、泛黄的老照片……
时间仿佛在这个空间里变得很慢很慢，
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拓宽了它的厚度，诉
说着百岁老红军杨焕炳的峥嵘岁月。

在都市的某一个角落里，一名老人
安详地坐在阳台的沙发上，阳光透过树
丛，留下斑驳的光影。他放下手中阅读
过的报纸，眼神望向远方……眼角的皱
纹如同素描线条一般，勾画出老红军苏
征南饱经沧桑的人生。

简单朴素，是记者走进每一位老红
军家里的第一印象。聆听完他们丰富精
彩的故事，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脑

海中反复叠映着那些烽火硝烟。
老红军们面对过战友牺牲的悲痛，

也饱尝过战争的苦涩。苦尽甘来，站在
当下，许多老红军说得最多的就是：“能
活着就已经知足了，还要求什么呢？”

生活中，百岁老红军杨焕炳始终保
持着俭朴的作风，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舍
不得换新的。杨老说：“打仗的时候，冬
天都没有棉衣，只穿单衣。”吃饭时，如果
锅里还剩几粒米，杨老会用一点水把米
冲到碗里，再喝掉。

幸福并感激着，老红军们用自己的
方式致敬军旅。

101岁的老红军顾昌华近几年行动

不便，但仍坚持在床上比画太极拳的动
作活动手臂，坚持生活自理，尽量不麻烦
家人和医护人员。

芳华不再，情怀依旧。
“要趁现在尽全力播撒红色的革命

种子。”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老红军姜福
义就会走进学校和部队，讲述革命故
事。正如 102 岁的老红军马志选所说：
“如果能为国家贡献力量，就最大程度
去做。”

回忆往事，这些老红军半生戎马只
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如今，那些慢慢
淡去的军旅色彩依然泛着光芒，彰显着
老兵的本色。

芳华不再 情怀依旧
■中国军网记者 李 晶 刘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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